
在我国北方，5月上旬正是春末夏初、
气候宜人时节，可此时的泰国却已进入了
热季，气温高达摄氏40多度。天上骄阳似
火，地上热气蒸腾，连路旁的树木都热得耷
拉着叶子，倦怠地打着瞌睡。就在这样一个
炎热的日子，我们来到泰国首都曼谷，观赏
这里独具特色的佛教文化。

泰国是一个典型的佛教国家，95%的
泰国人都信奉佛教。由于泰国处处可见身
披黄色袈裟的僧侣和富丽堂皇的寺院，因
而又有“黄袍佛国”的美名。尽管城市的生
活节奏已迈入现代行列，但这里的社会风
情、生活习俗、建筑艺术等，都还保留着浓
郁的佛教色彩，尤其是那遍布各地的佛塔、
寺庙，既是泰国人民智慧的结晶，又是佛教
文化的象征，泰国人莫不以此为荣，所以，
我们刚下飞机，导游就带我们去参观泰国
的标志性建筑——— 大王宫。

大王宫坐落在曼谷市中心，是曼谷王
朝一世到八世的王宫，故又称“故宫”。它是
历代保存最完美、最壮观、规模最大、最有
民族特色的宫殿，现仍为皇家举行加冕典
礼和宫廷庆祝活动的地方。大王宫前面是

一个广场式的王家花园，花园中绿树婆娑，
鲜花遍地，芳草如茵，把偌大的宫殿融入一
个美丽、祥和的自然环境之中，更增加了它
的诱人魅力。

大王宫由暹罗式建筑风格的建筑群组
成，绿顶红瓦，金塔高耸，在阳光照射下绚丽
多彩，一片金碧辉煌。大王宫内有四座宏伟
的宫殿，各宫殿内雕梁画栋，陈设华丽，其中
有许多壁画浮雕、古玩珍宝、龙床宝座、中国
瓷器等，都是价值连城的珍贵艺术品。

走马观花地参观过各宫殿，导游又领
我们参观坐落在大王宫院内的玉佛寺。

玉佛寺又称护国寺，是泰国的“镇国宝
刹”，面积为大王宫的四分之一。寺内有玉佛
殿、先王殿、佛骨塔、藏经阁、钟楼和金塔等
建筑。这些建筑都以大理石为台阶，屋柱上
雕有珍禽异兽，墙上镶有精美的花饰。玉佛
殿是玉佛寺的主体建筑，大殿正中的神龛
里，供奉着一尊高66厘米、用整块晶莹的翠玉
雕成的玉佛。这是泰国“三大国宝”之一的

“镇国之宝”，地位异常崇高。每年三季更替
时节(泰国一年分为热季、雨季和凉季三季)，
都要在这里举行隆重的宗教仪式，由国王亲
自动手，为玉佛沐浴、更衣。

除玉佛寺外，郑王庙、金佛寺、佛光寺
等寺庙，也都各具特色，为来泰国旅游者的
必到之地。还有更多规模不等的寺庙，遍布
泰国各地。在51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就有
寺庙32500多座。单是曼谷，就有380多座。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当年
佛事鼎盛的我国南朝，寺庙已多得惊人。但
比起泰国来，却是小巫见大巫了。

与佛教的普及和众多寺庙相适应，泰
国的和尚也特别多。一个6000多万人口的
国家，僧侣就有30多万！走在曼谷街头，到
处都可以看到身披杏黄袈裟、光头跣足的
和尚。他们脖子上挂着化缘钵，三五成群，
沿街化缘。所到之处，都受到人们的尊敬。
由于泰国的和尚社会地位高，他们只接受
别人的膜拜，一般不用还礼。即使对国王，
他们也是只受拜不还礼。老百姓路遇和尚，
都要主动让路。在公共汽车上有一排座席，
是专为僧人设的。

泰国人尊佛，还表现在他们的“出家”
观念上。在泰国，出家当和尚被认为是一种
高尚的社会资历，每个男性公民一生中都
必须当一次和尚，国王亦不例外。一般儿童
七八岁就被送到寺庙出家，在那里读书、学
经，过僧侣生活。也可以成年后出家。他们
中多数人过上一段(少则三个月甚至一星
期，多则几年)僧侣生活后再还俗，只有一
部分人终生出家。出家的目的，年轻人是为
父母积德，以报父母的养育之恩；年长的则
是为子女祈福，祈求子女长命富贵。

佛教在泰国的传播如此深入广泛，这
也对泰国的社会和民生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农村，佛寺不仅是信徒的宗教活动场所，
还是儿童接受教育、学习文化知识的地方，
又是当地村民的活动中心。村中各种会议、
公共活动等，一般都在寺院中举行。寺内的
和尚既是知识的代表及道德的楷模，又是
积累功德的对象及道德理想的倡导者，充
当着精神导师和心理医生的角色。在泰国
人的日常生活中，佛教不但是社会的中流
砥柱，也是维系每个家庭和社会团体的道
德规范。它渗透到每个人的生活方式、行为
模式、价值观念、人生志趣等方面，影响无
处不在。

(本文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东
省散文学会副会长，济南出版社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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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袍佛国”
观佛记
□戴永夏

文明的传承【文化杂谈】

□王佐良

无神论的世界观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应该是中华文明延续五千年生生不息的主
要原因之一。

近日读《史记》和《尚
书》，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传
承和发展让我激动和感慨。
漫漫五千年，中华民族经历
过怎样的风雨险阻和天灾人
祸，但是中华先民能够在艰
难困苦中开拓创造，在烽火
硝烟中浴火重生，使古老的
文明得以代代相传，并且不
断发扬光大。据《虞书·尧典
第一》，尧年迈之时，“汤汤洪
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
滔天。”然而鲧治水九年不
成。危难之时，尧正确地选择
了舜，而舜正确地选择了禹。
禹治水十三年不敢入家门，
终于使“九川既疏，九泽既
洒，诸夏艾安，功施于三代”
(《史记·河渠书第七》)。这也
许只是传说，却真实地说出
了中华先人矢志不渝地战胜
自然、维护民族生存的智慧
和坚韧。要战胜这样的灾难，
仅有智慧是远远不够的，它
需要排山倒海般的勇气和力
量。而中华五千年的历史上，
这样的灾难又何其多也！只
有中华民族才能克服重重阻
碍，维系文明的生存和发展。

相比之下，世界上有很
多曾经辉煌的文明却在某一
时刻戛然而止。数千年前在
地中海沿岸煊赫一时的古埃

及文明、古希腊文明，曾几何
时，衰落在历史的波涛之中。
曾经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古
罗马帝国，它壮丽无比的首
都、被称为“永恒之城”的罗
马，人们在一千年里耗费无
数金银和心血把它建成，而
在文艺复兴以来的数百年
中，人们又花费数不清的人
力物力把它从地下挖掘出
来！还有古印度文明、古玛雅
文明，它们的消失，或因天
灾，或因人祸，或两者兼有，
但它们消失了，留下古奥的
文字无人解读。历史上很多
文明，在遭受外族入侵之后，
很快丧失了自己文化的本
原，或者本民族文化从此停
滞不前，陷入僵死的状态，例
如古埃及，在屡遭外族入侵
之后，本民族文化失去了发
展的动力，竟然几千年僵化
不变。公元391年，罗马皇帝狄
奥多西一世颁布法令，关闭所
有的异教神庙，唯一能够识读
象形文字的埃及僧侣被逐出
寺院，象形文字从此成为无人
认识的天书！有人也许不以为
然，“甲骨文出土之初，不也是
无人认识吗？”要说甲骨文全
都无人识读，那实在有点故弄
玄虚。许慎的《说文解字》摆在
那里，那里面清楚地注释了

“文”(甲骨文)的象形、读音和
释义，凭借它，人们至少可以
解读很大的一部分。就像当年
人们初得石鼓，文人雅士大呼

“不认识呀”，那也太过做作了
吧？

中华文明具有海纳百川
的浩瀚容量，能够使异族的
文化像消融的冰一样稀释在
中华文化之中。中华文化为
什么会有这样的力量？这似
乎是一个谜。然而正是《史
记》和《尚书》这样的古籍，帮
助我们找到中华文明有别于
其他文明的特质。中华民族
自古具有的无神论的世界
观，是最具特色的。虽然我们
在古书上经常看到“天地”、

“鬼神”、“上帝”这样的词语，
但其实，它们的本义是指自
然，指人所不能驾驭的自然
力，而不是一个人格化的神，
更不是世界上大多数宗教所
信奉的、无所不能、无处不
在、有意志的神。中华先民对
社会的起源和它的历史发展
的认识是客观的，这在人类
历史上绝无仅有。古人认为
阴阳交合而万物生，这在一
定程度上解释了有机界的发
生规律。更难能可贵的是，古
人初步认识到社会的发展是
从低级到高级的进步的过

程。孔子对此有精彩的描述，
他说：“昔者先王未有宫室，
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未
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
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麻
丝，衣其羽皮。后圣有作，然
后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为
台榭、宫室、牖户，以炮以燔，
以为醴酪；治其麻丝，以为布
帛……”(《礼记·礼运第九》)

这是两千六百多年前古代圣
贤对于人类社会进步的最清
晰的描述，难能可贵啊！孔子
为此进行了实地调查，他说：

“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
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
这是西方直到有了近代考古
学才会发生的事情。孔子是
最早对社会进行考察的学
者，比十九世纪摩尔根的考
察早了两千多年。古希腊历
史学家和旅行家西罗多德曾
于公元前450年去埃及游历，
回去后写成巨著《历史》第二
卷，但与孔子为“道”(礼)而实
地考察，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孔子的求实精神，令人钦佩。

无神论的世界观和实事
求是的精神，应该是中华文
明延续五千年生生不息的主
要原因之一。

(本文作者为山东师范大
学教授、翻译家)

【域外走笔】

1 9 3 4年端午节的前一
天，萧红、萧军夫妇双双乘

“大连丸”从日寇魔爪下“荆
天棘地”的大连，回到犹如

“祖国”一样的青岛。在友人
舒群帮助下，住进了那座花
岗岩的小楼，开始了他们奔
波流离的生涯中难以忘怀的
一段宁静平和的创作历程。

作为一位有作为的女作
家，萧红从走上文坛之日起，
就一直备受关注。先是“传记
热”，现在又升级为“影视
热”，而且大有一波胜过一波
之势。

我一直认为，以影视的
形态再现文学家与再现文学
作品里的人物完全是两种事
业。文学作品可以多次改编，
中国最著名的四大古典文学
名著，就有多种电影或电视
剧的版本，而且编导们一再
改编的兴致，几乎从来不衰
不减，但把文学家推上银幕
或荧屏，却是一种颇不容易
的事业。文学家用语言创造
出的艺术世界，往往有不可
取代的独立价值、难以复制
的生命特征，尤其是涉及到
风格、境界、意象、韵味之类
可意会难言传的境域。具象
的电影、电视，往往把具有广
阔想象空间的文学家的精神
世界具体化因而也有可能局
限化，具象化因而也有可能
拘泥化。电影《鲁迅传》几次
胎死腹中，恐怕不仅仅是政
治的或时代的原因。中国目
前还没有造就出足以把鲁迅
这样的文学家真实、丰满、多
维地送上银幕或荧屏的编
剧、导演和演员，恐怕也是相
当重要的缘由。

我一直固执地认为，萧
红之所以是萧红，首先在于
她是一位具有不羁的才情的
文学家。人们都知道，她的文
学创作，曾得到两位文坛巨
匠的首肯。先是鲁迅为其成
名之作《生死场》作序，盛赞
其“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
描写，然而北方人民对于生
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

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
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
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
鲜”(《且介亭杂文二集·萧红
作<生死场>序》)。然后是茅
盾对其巅峰之作《呼兰河传》
的称誉：“它是一篇叙事诗，一
幅多彩的风俗画，一串凄婉的
歌谣”(《呼兰河传·序》)。我感
觉，它确实是“叙事诗”，但叙
事的线索，既不是时间的推
演，也不是事件的发展、人物
的命运，而是作者以寂寞为主
调的感情。它真的是“风俗
画”，但不是工笔的细描，而是
写意，是象征。对呼兰河城的
种种风俗，萧红给以不乏幽默
感的讽喻和讥刺，一重渲染便
多一层寂寞。它绝对是“凄婉
的歌谣”，是萧红的寂寞的情

怀、多彩的文笔把这一个个、
一组组各具独立性的“歌谣”
串联成为美的又是病态的抒
情乐章。在《呼兰河传》中，无
论是大泥坑的象征寓意，还
是火烧云的幻美意境，无论
是小团圆媳妇和王大姐的悲
苦命运的书写，还是祖父的
慈祥和“我”的童稚的话语及
视角，种种笔法、种种人物、
种种风俗，都从抒情的需要
出发，也都浓浓地浸透进萧红
那爱美、爱生命、爱自由而终
归寂寞的感情世界。这是少有
的以风俗为主角的小说，又是
仅见的以抒情为中心的乡土
文学。

在今日的银幕或荧屏
上，萧红是一位擅长制造绯
闻的专业户，还是屡遭抛弃、

命运多舛的风流怨妇，抑或
是被好几位人五人六的男人
趋之若鹜的“文艺女神”，我
无从也不想得知，只是未免
多余地担心这新的电影、电
视剧里的萧红，与文学已经
渐行渐远，乃至完全疏离。对
于一位终生以书写寂寞为使
命的作家，这种大红大紫究
竟是福是祸，不才如我，无从
破解。但在快餐文化大行其
道的风气下，也许这种模式
的萧红，更容易被形形色色
的人群接纳，被广泛地引为
知己，或者作为自己更高明、
更幸福、更光彩照人、更活得
有滋有味的佐证。某些不再
愿意耗时费力捧读文学原著
的读者，也就此给自己找到
了更方便的托辞。

1934年7月16日之夜，鲁
迅在沉痛忆念他的青年朋友
韦素园时，写过一段伤心而
且悟道之言，道是：“文人的
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
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
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
己，是非蜂起，既以自衒，又
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
的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
得悲哀的。”(《且介亭杂文·
忆韦素园君》)多年以前，我
就听说鲁迅是块遭到一些人
厌恶的“老石头”，现在，他的
一些作品又逐渐从中学语文
课本中被“搬”掉了。可能他
真的该“退休”了，从某些人
的内心世界、话语世界里。因
此，我颇希望他的这些话完
全是明日黄花，或者是无的
放矢，甚至是危言耸听，因为
当下的影视界确乎比上世纪
三十年代的文艺界进步多
了。而且，只要有人愿意投
资、有人愿意编导、有人愿意
饰演、有人愿意观看，谁也无
权干涉。只是石楼犹在，而斯
人已去，我们无法起萧红于
地下，不知她对宋佳版、汤唯
版的“萧红”作何感想了———

“这倒是值得悲哀的。”
(本文作者为著名学者，

青岛大学教授)

楼还在，人去耶【若有所思】

□刘增人

石楼犹在，而
斯人已去，我们无
法起萧红于地下，
不知她对宋佳版、
汤唯版的“萧红”作
何感想了———“这
倒是值得悲哀的。”

萧红
萧红、萧军在青

岛的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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